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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有一个男人推着独轮车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车上坐着

一位女人，咋看这都是一对夫妻，刚刚从媳妇娘家回来的一

对夫妻。突然有一队日本兵，骑着大洋马直奔这对夫妇而来

，只见为首的日本兵挥舞日本军刀砍下，这对夫妇的人头就

落地了。这是发生在我们村口悲壮的一幕，这是一对假扮成

夫妇的地下党员，不知什么时候走漏了消息，被日本人知道

了，日本兵从据点炮楼到我们村，仅仅只有三华里，骑大洋

马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到了，似乎他们一直在监视着这对

“夫妇”的行踪。 我不知道，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抗战史上

有没有留下这个悲壮的一幕，也不知道这两名地下党的真实

身份，也许至今他们还是无名的英雄。但这个故事确实是真

的，这是我爷爷告诉我爸爸，我爸爸告诉我的。 有一位年轻

的新四军战士去我们镇上执行任务，在一个茶馆店门口看到

了两个日本兵过来，紧张之余就扔了个手榴弹过去，结果只

是炸伤了日本兵，日本人回据点后就立即调来机关枪，把整

个茶馆的人全都枪杀了，记忆中的数字是一百零八人，都是

无辜的茶客，茶馆店的老板是我村的，是我最好的同学的爷

爷。 根据地方抗战史记载，在这次屠杀事件中没有幸存者，

但事实上还是有的，我上高中时有同学告诉我，他们村上有

一个人幸免于难，只是肚子上按了一刺刀。原来他是躲上“

站窠”里，这是江南人冬天为孩子取暖用的，是用锤过的稻

草编制的，形状类似于热电厂的又矮又粗的烟囱，既结实也



很严实，下面放一个脚炉供热，中间用栅栏隔开，孩子站上

其中就会很暖和。按我们的推理，此君躲在其中，日本兵用

刀刺进去，肯定能刺伤躲在其中人，但拔出刺刀时是不带任

何血迹的，因为严实的草组织已经把血迹擦干了。 从以上两

个故事，可以看出当年抗日斗争的残酷性。我爷爷原本是一

个乡下木匠，抗战期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成了保长，而且

同时我们家也住了新四军的一个小分队，大概有五六个人，

白天在我家小阁楼上睡觉，晚上就出去杀人，杀那些出卖地

下党的人、还有日本兵，如果要用一句妥切的话来形容他们

的革命工作，这简直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也奇

怪，其实我家住着新四军，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是却没有

人敢去日本人那去告密，包括解放以后被评为地主的那些人

。在解放以前，他们在村上可比我爷爷有地位，而且与日本

人也走得很近，但却一直都没有人敢“得罪”我家。相信，

这不是我爷爷有多牛，牛的还是新四军对待那些破坏抗日的

人绝不心慈手软的革命措施。 听父亲讲，邻村有一个乡绅，

不知什么地方做了对不起共产党的事，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

，就有人找上门来了，而且一般都会“热情”接待的。那时

有些身份的人，都是脚踩两条船，既与日本人保持往来，同

时也与地下党保持联系。当时乡绅已经上床睡觉，开门的是

他的老婆，来人进门就直接奔向卧室，进去后掀开被子，手

起刀落就把那个人给做了，然后头也不回地消失在茫茫黑夜

中。这个人就是住在我家的“苏州长毛”，因他是苏州人，

喜欢留一头长发而得名。 相信，这也是我们家在那个时期能

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安全度过那段非常岁月的原因，包括伪

军，俗称“汪派”的都不敢出卖地下党员。有一次，就是那



个“苏州长毛”地下党员出去执行任务回来很早，因为天还

没亮，他也不敢敲门，就躲在我家后门的玉米堆中，一大早

有一队日伪军过来例行巡逻路过此地，有一个“汪派”也从

玉米堆边经过，看到了卧在玉米堆中的那个地下党员，但是

却有两支乌黑的“快慢机”枪口对着他，于是那个“汪派”

就假装什么都没看到，一声不吭地离开了。 那时他们与敌斗

争的武器，不是枪而是牛绳与牛刀，枪当然是有的，但不到

万不得已的情况是不能开枪的，一旦开枪就会暴露自己，反

会陷于危险境地，那样往往都是凶多吉少，在我们那活动另

一支队伍的领导人，就是在枪战中被日本人杀害的。当时地

下斗争的主要手段就是牛刀杀人、牛绳勒人，对付铁道线上

站岗的日本兵，都是悄悄地从身后摸过去，用牛绳套住日本

兵的肚子，往背上一背就走，几分钟小日本就没气了。 显然

日本人与新四军之间直接斗争充满着残酷和血腥，但是中国

人与中国人之间却有中国人特有的游戏规则和天然的统一战

线，无论是地主、乡绅还是“汪派”都遵循着这个游戏规则

和统一战线，我们家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这个游戏规则和统一

战线，生活在公开的秘密中，确保我们一家的平安，但也不

是没有危险的时候。 有一次清早，爷爷刚刚打开门，就有两

个日本兵站在我家门口，把多爷爷吓得半死，因为家里还住

着新四军的一小队人，但爷爷急中生智，立即热情地邀请“

太君”到家里喝茶，奇怪的是日本兵却没有进来。 还有一次

，日本兵不知得到什么消息，就逼迫我爷爷带路搜捕新四军

，要抓的那个人就是我们本村上的一位地下党员，爷爷硬是

利用走在最前面的优势（遗憾的是，具体的方法已经记不清

了），把这个消息传递了出去，让那个地下党得以脱险。这



是我小时候听村上那位老革命讲的，这位老革命因为文化大

革命中他站对了位置，没有受到冲击，而我们家这一支队伍

，全都被打倒了（在那个年月，没有被打倒的人，一定是要

说被打倒的人的坏话，否则肯定过不了关），从我记事开始

，爷爷就是戴着高帽子游街的“历史反革命兼现行反革命”

，所以我们家一直与他走得不近，我只是在小时候与同伴听

他讲革命故事的时候听他讲的。 现在想来，经历过那场生死

与共的老战友，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就在

我爷爷平反的问题上居然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为了我有一

个很好的未来，不再受爷爷的“反革命分子”身份的“毒害

”，为了赶时间，父亲曾经连夜从丹阳步行走到常州，请求

一位老革命为我爷爷作证，但是被拒绝了。好在当时曾经担

任中共丹北区委书记的老前辈，在自己平反复出后，亲自为

爷爷作证，最终使爷爷在去世十年后得到了平反。至于那位

传说中的“杀人不眨眼”的“苏州长毛”，却未能如愿见到

，本文中两个精彩的故事都发生他身上，父亲也仅仅在五十

年代见过他一面，后来就失去联系了。 在我的记忆中，曾经

住在我家的地下党员，我只有幸见过两位，一位是曾经担任

过我们县卫生局长，文革中下放到我们村上，并亲自到我家

来看望爷爷、奶奶，当时还带了很多好吃的。他的故事最有

意思，按现在的话来说是个“多情的种子”，有很多“情人

”，老百姓俗称是“姘头”。一次杀了一个汉奸，见他手上

戴了一只金戒指，情急之中把人家手指头割下带回来了。 还

有一位就是时任担任丹北区委书记，也是在我家住过的职位

最高的人物，他是我们的邻村人，就是一个大队的，听父亲

说，他每次来我家住，都要在小油灯下看书到很迟。从小我



就想见这位大人物，直到我去南京上学才有这个机会。我是

在毕业前实业期间去他家看他的，当时他已经离休，我通过

他原来的工作单位，问到了他家的地址和电话，然后就去他

家了。两三年后他也就离开人世，在他去世前特地回到他当

年战斗过的地方，把所有曾经支持和帮助过他的革命群众都

召集到一起，表达他的谢意，当时我已经工作，是父亲陪奶

奶去参加的。 客观地说我们家的这段历史，没有给我们带来

任何现实的利益，反倒在文革中深受其害，我的童年也就是

在这种苦涩与矛盾中度过。从小就在这些革命故事中长大，

对革命者充满着敬仰，也为我的祖辈能有这样的历史而感到

骄傲和自豪，然而面对现实世界却又充满着疑虑和仇恨，但

也正是因为童年这种复杂的情结，逼着我一步步从叛逆走向

超越。 我们的前辈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连身家性

命都在所不惜，作为后人，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让

我们放弃该承担的使命和责任，作为一名读书人起码也应该

做到“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 不为名、不为利，

一身正气闯天涯，前辈的经历往往会以精神的方式传承下去

，让后人受益无穷，祖辈、父辈的经历，与我的人生经历，

似乎总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别的不说，就说国人在非常

时期中的非常表现，让我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有了特别的体验

与感悟，这与我的“风险管理”专业似乎也存在着某种必然

的联系，现在企业所面临着的管理风险与经营风险，与革命

者当年面临的凶险相比，岂不是小巫见了大巫？ 祖辈、父辈

播种的一切，似乎在我这儿得到了收获，虽然时间跨度长了

些，但这也是善有善报的结果，这也应验了曾任新四军总指

挥陈毅元帅引用过的那段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



不报，时间未到。”虽然人生已过不惑，但我还是更愿意做

一名“革命者”，也许这正是因果报应轮回中的一种结果。

无论如何，我都会以一颗感恩的心面对一切，感恩革命前辈

、祖辈、父辈在我童年的心中播下了正气、正义的种子以及

临危不惧、处变不惊气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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